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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写这本小书的缘起，全是得自一句不经心说出来的自嘲。

半年前在台北开会，闲暇时与友人焦桐夫妇小聚，酒足饭

饱之余，不禁谈到他们的新文化事业———二鱼出版社和海峡两

岸三地的出版业。

谢秀丽刚从大陆回来，说到大陆的出版业仍然蓬勃，正方

兴未艾，畅销书不少，竟然也有几本以哈佛为名的书，销路不

错，而最畅销的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作者是她的母

亲，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续集。我说这位女孩曾是我班上的

一名学生，禁不住又加了一句话：“既然连哈佛女孩的妈妈都能

写书，我这个老男人也是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

坐在旁边的我妻玉莹于是当机立断，怂恿我也写一本关于自己

的哈佛经验的书。我仍犹豫不决，考虑到自己夫子自道似乎有

自吹自捧之嫌，多年来，我写杂文公私分明，甚少提到我在哈佛

的学术生活的一面，就是为了避嫌，也许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不料第二天秀丽———焦桐的夫人，也是一位极有经验的编



圆摇摇摇摇 前摇言

辑———就把出版合约交给我了，我只好签字，生米瞬间煮成熟

饭，我只好先为自己找几个借口：

其一当然是我现已退休，在名义上已经不隶属于哈佛，所

以更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不受拘束（其实，哈佛校方从来不

管教授在外边的言论）。

其二是有鉴于台湾地区大学生出去留学的人数愈来愈少

（大陆和香港似乎无此问题），由此可以影响到他们的知识视

野愈来愈褊狭，所以目前各有关方面正在谋求解决之道，想尽

快想办法鼓励留学。因此我的这本小书或可有所助益，至少可

以引起少数大学生留学的兴趣。倒过来说，对大陆一窝蜂式的

旅美镀金风气也有警惕作用。

其三则是个人的理由。人过六十岁以后开始怀旧，留学经

验当然是个人回忆中的“高潮”，特别是在哈佛求学的那段“八

年抗战”的岁月，更难忘怀，也常同我妻津津乐道，甚至有时在

学生面前也曾自夸过：“想当年我做学生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

听课读书，哪像你们如此懒惰。我那个年代还没有计算机，影

印费用又贵，不忍心破费，于是自己边看边做笔记。听课当然

从不缺席，每学期除了选修四门正课外，还要旁听五六门其他

学科的课，每天在校园里从这个教室赶到那个教室，为的就是

不想漏过课堂上大师们讲的一字一句⋯⋯”说着说着，就不免

自鸣得意起来。



前摇言 猿摇摇摇摇

“英雄不提当年勇”———看来我还是当不了英雄，但仍自

信当年的读书经验可以为年轻一代的学子提供少许启发。这

本书的第一部的分量也似乎比第二部重，可见我对自己的求学

经验的心得远超过我的教学经验。关于我在哈佛的这段“前半

生”，曾在我与陈建华合著的《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

中谈过，那本书是现已故世的傅伟勋先生约写的，指明要我谈

谈个人的求学经验，遂与建华以一问一答“对话式”的文体写

出来，我因教学繁忙，由他执笔，他的文采和学识也为那本书增

光不少。

这本书则是我自己执笔，但仍以口语体平铺直叙道来，“对

话”却成了“独白”，而且因写作的速度太快，文字未免有“粗制

滥造”之嫌。但自认这种叙述方式至少可以存真，不作雕饰的

好处也就是不为自己的过去多添色彩，从平淡朴实中达到我的

回忆目的。然而，当我写到第二部———我的教学经验时，却开

始感到不耐烦起来，非但觉得内容乏善可陈，而且发现自己的

心情也很矛盾。在哈佛教授群中我算不了什么名人，甚至觉得

自己多年来受“名牌”之累，终于摆脱之后，实在不愿再为这家

名牌大学做广告，因此写来往往力不从心，对哈佛的学术地位

既没有作深层的剖析也没有作全面的批判。所幸这不是一本

学术著作，而是一本知识性的回忆录，从个人的经验勾画出哈

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对于这家名学府———它既是我曾任教



源摇摇摇摇 前摇言

十年的地方，又是我的母校———我当然心存感激，也不可能把

它批评得体无完肤。然而我由于身在其中，自然不受其惑，多

年下来，对母校早已没有什么神秘感。也许，这一种“解惑”

（凿蚤泽藻灶糟澡葬灶贼皂藻灶贼）的工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不再把“名

牌效应”视为必然，也不鼓励年轻学子对哈佛产生盲目的崇拜

心理，而这种心态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风行尤甚。说不定这本书

会对哈佛的名声产生一种反效果，我也在所不计了。

无论如何，我这两段“哈佛经验”弥足珍贵，可惜在回忆自

己的心路历程时，我无法用普鲁斯特的那种婉转而精致的文

笔，事无巨细反复把这段经历叙述得生动异常，只好退而求其

次，最后加写一篇略带自省的结语，为我这一代哈佛的学生作

一个小小的见证。又觉全书分量仍然不足，所以在附录中加上

两篇已经发表过的杂文，一是写我在哈佛任教时的同事韩南教

授，一是我在哈佛读书时代有幸拜他为师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

教授。除此之外，又征得以前的学生陈建华同意，把他的一篇

描写我讲课（但也对我过誉）的文章也一并放在附录里。

我的妻子李玉莹其实也是这本书的始作俑者，当然义不容

辞，特别为本书写了一篇文章，用她的感性的文笔来描述我在

芝加哥和哈佛的教授生活。这本书，和我们婚后我写的所有作

品一样，要献给她。有人说我不爱“江山”（哈佛）爱“美人”，恐

是过誉了，但也说对了一半。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摇言 缘摇摇摇摇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先生（也是我不少文集的出

版者）听到我写这本书的消息，捷足先登，在台湾和大陆出书之

前先出一个香港版，在兹一并致谢。

圆园园源年员圆月员愿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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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摇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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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申请到哈佛大学去上研究院，纯属偶然。记得在台大外

文系就读的最后一年（员怨远员年），毕业在即，前途茫茫，于是随

着班上大部分的同学（而且是女同学居大多数）申请赴美。当

时到美国读书是一种风气，大家趋之若鹜。然而，外文系毕业

的学生到美国念什么呢？只有极少数的人敢念文学。

偏偏我在台大外文系的几位同学和好友———刘绍铭、白先

勇、王文兴、陈若曦（秀美）、欧阳子（洪智惠）、林耀福、戴天（成

羲）、张光绪等人———都热爱文学，在大三就办了一本现在已成

为文学史上经典的杂志《现代文学》。而我呢？除了为他们摇

旗呐喊并偶尔翻译几篇文章外，别无贡献。我虽喜欢文学，但



员圆摇摇摇 第一部摇在哈佛求学的日子

不敢专攻纯文学，那么，到美国去读什么呢？

于是我就胡乱申请，到处乱寄申请信：耶鲁和印第安那大

学的戏剧系（我在大四那年选了董汉玖教授的戏剧课）、爱荷

华和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新闻和传媒系，还有加州洛杉矶分校

的电影系。最后，为了更“实际”一点，觉得应该申请读一门

“有用”的学问：因为我读的是外文，所以以为可以学外交，而

外交就是“国际关系”，于是我糊里糊涂地决定申请到芝加哥

大学读国际关系，以防万一———万一我的戏剧和电影梦落空的

话，至少还可以学到一样东西谋生；而且当外交官也颇体面，说

不定还可以在某国外交部举办的舞会中和某大使女儿共舞！

这是我在新竹中学读书时一位英文老师说给我们学生听的“好

故事”。

一切申请手续办完后，父亲有一天对我说：“不妨试试申请

哈佛。”我当时颇为犹豫，以为机会渺茫，白白浪费了申请费，后

来又觉试试无妨，反正我在外文系四年读书的成绩不错———一

个名列前茅的学生，说不定会受到这个名列前茅的名校青

睐吧！

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后来才知道，在美国上研究院，

主要看你要学的那一门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英文考一百分

也没有用，而如要申请到哈佛念本科，则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每

一个申请的学生不仅都是名列前茅，而且个个都是天才。那



序曲：申请到哈佛 员猿摇摇摇

么，我要申请到哈佛念哪一科呢？哈佛没有戏剧系，更没有电

影或传媒，我应该念什么呢？在大二的国际关系课上第一次听

到哈佛教授费正清（允燥澡灶运蚤灶早云葬蚤则遭葬灶噪）的名字，而且据说他对

台湾当局不甚友善。我不知从何处得来的灵感，以为自己在

“国际关系”方面的皮毛常识可以得到他的重视，遂决定申请

哈佛的东亚研究，并以中国近代史为主修科，先修硕士班的“东

亚地区研究”（砸藻早蚤燥灶葬造杂贼怎凿蚤藻泽鄄耘葬泽贼粤泽蚤葬）这个项目。

申请表寄出后，我未几就毕业服兵役去了，很侥幸地抽签

“中举”到空军幼年学校去做英语教官，每天除了教书外，无所

事事。该校位居台湾地区南端的东港，周末还可以坐火车到高

雄的“空军俱乐部”去和中学女老师跳舞，玩得乐不思蜀，竟然

忘了申请到美国念书的事。第二年（员怨远圆年）春天，父亲寄给

我几封美国大学的信，我的申请纷纷落空，而独有芝加哥大学

和哈佛大学收了我：芝加哥给我免学费的待遇，而哈佛的信中

说我得了一份“另类奖学金”，我看后欣喜若狂，但又觉得信中

的英文名词有点太怪———“葬造贼藻则灶葬贼藻枣燥则葬枣藻造造燥憎泽澡蚤责”———我把

“葬造贼藻则灶葬贼藻”这个字初解为“另一种”奖学金，却把“枣燥则葬”这两个

小字眼忽略了，回家和父亲商量，他也作同样解释，以为我得到

了哈佛的奖学金。后来几经细读“文本”之后，才领悟到我原

来是“备取”或“候补”：如果别人不要那份奖学金，我或者还有

机会，否则无望。



员源摇摇摇 第一部摇在哈佛求学的日子

谁还会拒绝哈佛的奖学金？我在绝望之余，终于决定接受

芝加哥大学的“免学费”待遇，至少可以为父母省下一笔可观

的学费。其实父母亲根本无力资助我“自费”留学，他们两人

任教的全年薪水还不够买一张到美国的飞机票！为了我到芝

加哥的旅费，他们必须借债，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一切都

是为了我这个宝贝儿子可以负笈留学。天晓得我当时为什么

要选一门我对之毫无了解的“学问”。到了芝加哥以后，我才

发现，所谓“国际关系学”全不是那回事，也根本不是所谓国际

时事。要研究必须有方法，而我初进芝大就要学所谓“游戏理

论”（早葬皂藻贼澡藻燥则赠），把各个国家的政治和军力当作一盘棋子，或

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演员”———不是真人，而是像当今计算机

游戏中的电动木偶———并以此来推测“安全”指数。

到了芝大不到两个月，我就陷入“存在”危机：我来美国干

什么？为什么要学这种“游戏”？为什么要啃这些似懂非懂的

理论天书？我还要做什么外交官的美梦？各个国家都只不过

是国际政治这个棋盘上的一个小棋子而已，根本不在教授眼

里。我还选了一门“国际政治”的课，讲授这门课的是鼎鼎大

名的摩根索（匀葬灶泽允援酝燥则早藻灶贼澡葬怎）教授，他刚刚出版的那本教

科书《国际政治》（孕燥造蚤贼蚤糟泽葬皂燥灶早晕葬贼蚤燥灶泽）正炙手可热，这本书

大谈国际关系上的“务实主义”，所以对于国际关系上的所谓

“道义”完全嗤之以鼻。



序曲：申请到哈佛 员缘摇摇摇

于是，我消沉了！生平第一次陷入“抑郁”（凿藻责则藻泽泽蚤燥灶），也

发生了个人的认同危机（这一个经验，我在和陈建华合著的

《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了很多，此处从略）。怎

么办？脑海里又涌现出哈佛给我的“备取”资格。

于是我又以姑且试试的心情发了一封信给哈佛，重新申

请。这一次，我在申请书中写得更具体了一点，特别把我的“芝

加哥经验”也写了进去，并且特别强调我师从该校远东图书馆

馆长钱存训先生：他教的几门课———中国古代书籍的考证学和

目录学———我都因近水楼台的关系（在远东图书馆打工）而选

修。钱先生不但是我的恩师和“汉学”启蒙者，而且是助我申

请哈佛成功的关键人物，他为我写的一封信起了关键作用，因

为有了他的“权威性”的推荐，我申请做中国文化的研究生是

有资格了。

然而为什么要在美国研究中国？我本身西化得很厉害，非

但对“国学”毫无兴趣，而且对中国历史的知识也仅是普通大

学生的程度。唯独对中国现代文学情有独钟，因为我在芝加哥

这一年，为了从抑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拼命读“禁

书”———当年国民党在台湾禁掉的圆园世纪猿园年代文学———特

别是鲁迅的作品，因此也为多年后我研究鲁迅种下一个“基

因”。但是我遍查哈佛的课程表，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科目，而

中国历史方面，除了费正清教授外，只有两个我不甚熟悉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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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蕴援杂援再葬灶早（杨联升）和 月藻灶躁葬皂蚤灶杂糟澡憎葬则贼扎（史华慈）。后来

我也在杨先生门下修课，并在博士试时，承蒙他亲自口试通过，

而史华慈教授却成了我的业师。至于费正清教授，他门下的学

生太多，我大概只选修了一门阅读课，其他皆旁听，而且在他课

上成了“捣乱分子”，大放厥词批评他的著作，认为只有制度和

政治史，没有人情味和人文气息。此是后话。

芝大一年快结业时，我收到哈佛的入学许可，而且有全部

研究院（郧则葬凿怎葬贼藻杂糟澡燥燥造燥枣粤则贼泽葬灶凿杂糟蚤藻灶糟藻泽）的奖学金。我就

这么糊里糊涂地搭上顺风车到了麻省剑桥———哈佛的所在地。

在没有进入正题之前，我必须先谈谈自己初到美国在芝加

哥大学就读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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